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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果街上的小屋》中女性身份构建研究 

周　蓉

（湖南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株洲 ４１２０００）

［摘　要］美国墨西哥裔女作家桑德拉·希斯内罗丝的代表作《芒果街上的小屋》试图用一种独特的文化视角为生活在困境
中的少数族裔女性群体提供一个理想的社会政治范式。在解构女性传统身份、思索女性新身份构建的途径、和展望未来的

过程中，希斯内罗丝借用一个小女孩的精神领悟来引领广大女性同胞勇敢地从过去的束缚中挣脱出来，做自己真正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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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比较文学学者莱恩·Ｔ．赛格尔斯曾说过：
“在当今这个时代，对一个民族的文化身份充分而

均衡的洞察，意义重大。”［１］文化身份的解构、建构

和认同历来是困扰少数族裔美国人的一个历史性

的集体经历。２０世纪上半叶学术界对于非洲裔美
国人的文化身份的构建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而上

世纪８０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和文学界涌现出了一
批少数族裔女作家，她们站在各自族裔和性别的立

场，发出了属于自己的声音，并积极去探寻自己族

裔的身份构建和生存出路问题，同时也成功推动了

主流女性主义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中的杰出代

表有黑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尼·莫尼

森（ＴｏｎｉＭｏｒｒｉｓｏｎ）和华裔女作家汤亭亭（Ｍａｘｉｎｅ
ＨｏｎｇＫｉｎｇｓｔｏｎ）、谭恩美（ＡｍｙＴａｎ）等人，而桑德拉

·希斯内罗丝（ＳａｎｄｒａＣｉｓｎｅｒｏｓ）则是墨西哥裔女作
家中当之无愧的杰出代表。

希斯内罗丝１９５４年出生在美国芝加哥一个贫
苦的家庭，父母均是墨西哥移民。排行老三的她是

家中七个孩子中唯一的女孩。希斯内罗丝从小跟

随父母在墨西哥和芝加哥两地之间来回迁居，因此

她的童年生活一直动荡漂泊，穷困艰难。希斯内罗

丝后来回忆起这段窘迫苦难的经历时说到：“因为

我们总频繁地搬家，而且总住在那些看起来像二战

后的法国那样的街区里———街区破落，建筑物残

败，像被烧过一样，所以我心里想退避到别处

去。”［２］１３８居无定所的生活和墨西哥裔移民的尴尬

身份使得她从小就很难结交到真正知心的朋友，她

逐渐变得内向害羞起来。在她窘迫而孤独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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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渐渐地与书籍为伴，爱上了阅读与观察。她洞察

生活中的一切令她感兴趣的人和事，并把自己的观

察和感受记录下来。进入高中以后，有位老师发现

了希斯内罗丝的写作天赋，并把她的作品在全班宣

读，这大大增强了希斯内罗丝的信心。但是她真正

的写作生涯始于她的大学时期。她大学毕业以后

被推荐就读于著名的写作培训班—爱荷华大学研

究生写作班。当时她是班里唯一的拉美裔学生。

爱荷华大学的写作训练使得她的写作有了更多的

自主性，她开始努力寻找“自己的声音”———一个来

自工人阶层，墨西哥裔美国女性独立的声音。［２］１３９

这种自主意识和她独有的个人经历使得她开始着

手《芒果街上的小屋》（ＡＨｏｕｓｅｏｎｔｈｅＭａｎｇｏ
Ｓｔｒｅｅｔ）的创作。３０岁时希斯内罗丝凭借《芒果街上
的小屋》一举成名。在《芒果街上的小屋》的创作

中，希斯内罗丝将自己独特的女性视角跟少数族裔

视角带入了文化诉求，在作品中积极地探讨了美国

少数族裔女性，尤其是墨西哥裔女性的困境和

出路。

《芒果街上的小屋》出版于１９８４年，一经出版
便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该书在美国销量达到５００
万本，并被翻译成了十几种文字被全世界各地的广

大读者竞相阅读。１９８５年该书更是荣获美国图书
奖，并很快被收入权威的《诺顿美国文学选集》，此

后又进入美国大中小学课堂，作为修习阅读和写作

的必读书被广泛使用，成为美国当代最著名的成长

小说经典。希斯内罗丝用日记的形式，用诗般的语

言记录了一个少女的精神成长。该书讲述了居住

在芝加哥的一位贫穷的墨西哥裔少女———埃斯佩

朗莎的成长故事。埃斯佩朗莎，在西班牙语中代表

着希望的意思。这样一个普通的少女用自己清澈

的双眼关注着周围的世界，用诗一样的语言来讲述

自己成长的烦恼，倾诉青春的梦想与渴望。而埃斯

佩朗莎的故事实际上是作者的亲身经历的真实记

录。作为墨西哥裔移民的后代，她书写的是自己曾

经居住的移民社区。凭借自己的努力奋斗，她取得

了成功，逃离了芒果街的阴影，但是她也试图帮助

自己的族群，尤其是广大女性同胞找到真正的自

我，改善自我生存的空间，构建少数族裔女性的理

想社会身份。

　　一　传统身份的解构

在小说中，希斯内罗丝借助小女孩埃斯佩朗莎

的视角塑造了多个不同的女性形象，包括埃斯佩朗

莎的母亲、姨妈、曾祖母、邻居萨莉跟玛琳等等。这

些女性形象虽然都有各自鲜明的特点，但是可以清

楚的看到，“女性在墨西哥裔族群中都不具有独立

的自我和身份，在父权制的社会中，她们仅仅是别

人的母亲、妻子或者女儿。”［３］２７４她们身上所存在的

一个明显的共性，即她们都是传统男性中心主义者

的附属品。

埃斯佩朗莎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

她用自己无私的爱为自己的儿女们建筑了温馨的

家。在埃斯佩朗莎的眼里，妈妈是美丽、善良、甜美

的化身，有着圣母般的美貌和品德。她有着如圣母

般美丽的卷发，身上散发出甜甜的面包香是每个孩

子美梦的开始和依恋的港湾。她的母亲原本天资

聪颖，有着很好的艺术天赋和领悟力，她告诉埃斯

佩朗莎：“我本来可以出人头地的，你知道么？”［４］１２３

“她会说两种语言。她会唱歌剧。她知道怎么修理

电视机。”［４］１２３然而面对强大的父权制传统，她早早

嫁作他人妇，为家庭无私地奉献了自己全部的青春

和才华。她良好的艺术天赋用到了家务活上，到最

后她连坐哪条地铁线路去市中心都不知道。埃斯

佩朗莎的姨妈也是一位贤妻良母型的女性。身患

重症的她因为无法履行作为妻子、母亲的责任和义

务，居然一直盼望着死神的到来。因为面对她的丈

夫跟儿女，她经常无名地感到“羞愧”和“不安”。

殊不知，她弱小的身躯承载了顺服、牺牲、屈服等被

父权制社会所认可并推崇的女性标签。“姨妈如同

婚姻市场上的商品，当失去价值，便丧失了生存的

意义。”［５］２６更为可悲的是，同时，姨妈自己也深深认

同并屈服于这样的命运。透过埃斯佩朗莎的眼睛，

我们看到了女性身份的卑微跟男权文化的冷酷。

母亲跟姨妈贤妻良母的形象让埃斯佩朗莎深

刻意识到了女性地位的低下。而她身边年轻女性

的命运更让她体会到了女性身份在父权制社会下

的艰难处境。来自波多黎各，等待别人来帮她改变

命运的女孩玛琳，期望通过婚姻来改变自己的命

运，拥有自己的大房子。她一人孤身寄居在姨妈家

中。因为得不到姨妈一家的很好照顾，她最大的梦

想就是找到一个有钱丈夫，离开芒果街，从此过上

上流社会的生活。对她而言，她达成愿望的唯一途

径就是打扮自己，吸引有钱男人的注意。她“在等

一辆小汽车停下来，等着一颗星星坠落，等一个人

改变她的生活”。［４］３３她的言行举止背离了传统的女

性形象，在芒果街的居民眼里，玛琳成为了一个不

安分守己、不守贞洁的坏女孩。最终被姨妈嫌弃而

遣送回国。而同样天生丽质、喜欢打扮的女孩萨

莉，因为她的美丽在父亲的眼里是个大麻烦。他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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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她随时都有可能勾引异性或者被异性勾引，这

对他作为男性家长的权威和尊严都是严重的损

害。”［５］２７因此他不准女儿外出，不准参加舞会。一

旦发现女儿跟异性说话，就会“像揍一条狗一样用

手揍她”［４］１２５。在无奈嫁给一个推销员后，她的处

境并没有由此得到改善。同样是因为她的美貌，丈

夫把她锁在家里，不得与外界接触。萨莉从父亲的

束缚跳到了丈夫的控制中。无论是玛琳还是萨莉

在姨妈或者父亲、丈夫的眼里都不过是男人的附属

品。她们也曾试图跟命运作斗争，挣脱自己被设定

的身份。相比埃斯佩朗莎的母亲和姨妈，她们身上

体现了一定的女性觉悟和反抗意识。但是她们都

把解脱的希望寄予在了婚姻和丈夫身上，殊不知完

全依赖丈夫的婚姻是她们身份的另外一层枷锁。

由此可见，在传统的男权文化中，女性身份被

定义为人妻人母，把女性局限在狭小的家庭生活

中，并使女性沦为一个完全没有自我主体性价值，

完全依附男性需求而存在的躯壳。传统女性形象

本来就是男权社会及男权文化为女性设定的无形

的枷锁。在小说中，无论是母辈贤妻良母的形象还

是尚有一丝反抗意识的新女性形象都与生活的枯

燥、女性的无助、精神的匮乏紧紧联系在一起。在

这里，希斯内罗丝试图解构传统女性身份的意图显

而易见。解构传统女性身份的目是为了给广大困

境中女性创造一线生机，作者通过生动展现所有有

关女性的凄凉意象，让埃斯佩朗莎获得了获益终身

的教诲和领悟。

二　新身份的构建

正如女性主义批评家苏珊格巴和桑德拉·吉

尔伯特在《阁楼上的疯女人》里写的：“被男人歌颂

的理想女性都回避着她们自己———或者她们自己

的舒适，或者自我愿望，即她们的行为都是向男性

奉献或者牺牲，而这是真正的死亡的生活，是生活

在死亡中。”［６］原有身份的桎梏使年幼的埃斯佩朗

莎开始思索自己的出路。面对这样一个男性主导

一切的世界，埃斯佩朗莎开始了自己的抗争。母

亲、姨妈以及周围同性的悲惨遭遇也让她得到了更

多的启示。她不愿像自己的母亲和姨妈一样做一

辈子的贤妻良母，也不愿像玛琳和萨莉那样把自己

打扮得花枝招展去吸引男人的注意。姨妈虽然生

不如死，但她却一直鼓励埃斯佩朗莎，“你一定要写

下去，那能带给你自由”。［３］８０而母亲虽然一辈子都

成了别人的贤妻良母，她却并不希望女儿重复自己

的老路，她内心深处还保留着对艺术的向往，保留

了一部分真实的自我。她鼓励女儿努力学习，接受

教育，靠知识去改变作为男性附属品的命运，做一

个真正独立的女性。埃斯佩朗莎渴望拥有跟男性

平等的地位，她说“我是那个像男人一样离开餐桌

的人，不把椅子摆正过来，也不拾起碗筷来”。［３］１２０

这样的宣言说出了她的心声：她不愿像母亲那样成

为一个深陷家庭琐事的贤妻良母，也绝不会像玛琳

萨莉那样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的婚姻和丈夫身上。

她要用自己的双手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摆脱女性原

来的身份束缚。自己的所见所闻以及母亲姨妈的

教诲，使埃斯佩朗莎心中越来越明确了自己所追求

的，即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不是哪一个男人的房

子。也不是爸爸的。是完完全全我自己的。”［３］１４因

此，在埃斯佩朗莎身上我们既可以看到玛琳、萨莉

那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女性身影，也有着母亲和姨妈

形象的痕迹。她的形象建构了一个不依附于男权，

具有独立意识和强烈社会责任感的新女性身份。

而这所属于自己的房子被赋予了深刻的精神隐喻。

这是一个象征女性独立和女性自我身份建构的新

空间。在这里埃斯佩朗莎所期望的一所属于自己

的房子是希斯内罗丝建构全新女性身份的一个深

刻的隐喻。她试图告诉广大的女性，只有依靠自

己，成为自己的主人，才能够真正拥有自己的身份，

才能摆脱女性所面临的困境、挣扎和无奈。而希斯

内罗丝的这一隐喻也回应了维吉尼亚·伍尔夫在

她的著作《一间自己的屋子》里的观点。伍尔夫指

出，“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

一间自己的屋子。”［７］拥有自己的房子不仅仅是拥

有了属于自己的物质空间，也是女性摆脱作为男性

附属品标签的有效途径，更重要的是，房子也是女

性追求自由、拥有自主的精神象征空间。年幼的埃

斯佩朗莎深刻地领悟到其中的意义。不仅如此，她

甚至开始思索自己名字的意义，她想要给自己取名

“取一个新的名字，它更像真正的我，那个没人看到

过的我”。［４］１１显然这不是一个传统意义的名字，它

更像是一个符号。著名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

说过，“废弃名称和自我命名的行为是确立文化身

份和申张自我的必要手段”［５］２８这是埃斯佩朗莎对

传统女性身份的背叛，也是埃斯佩朗莎确立起独立

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证明。小说中，埃斯佩朗莎带着

墨西哥裔苦难女性的期望，走出芒果树小街，决定

用自己的努力来开辟出一番女性生存的新空间，即

通过写作，来为更多的还身处男权制社会控制下的

女性争取更多的生存空间。而埃斯佩朗莎个体身

份的自我构建也为身后的广大弱势女性群体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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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个理想的社会政治范式。

　　三　对未来的展望

埃斯佩朗莎作为一个具有浓厚女性觉悟的女

孩，已经通过自己的思考找到了自己的准确定位，

同时也通过个体身份的自我建构为少数族裔的美

国女性构建了一个理想的女性身份，即独立自主、

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获取自己的生存空间的新女性

形象。而这个要拥有属于自己房子的梦想也是所

有成千上万居住在芒果街或不居住在芒果街上的

女性所共同追寻的目标。这座小屋不仅仅是是实

实在在的生存空间，也是以埃斯佩朗莎为代表的女

性同胞们精神独立的起点和女性心灵栖息的空

间。［８］５２同时，对于那些还没有离开，或者将要离开

的人，作者希斯内罗丝给予了同样的精神关怀，“有

一天我要拥有自己的房子，可我不会忘记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路过的流浪者会问，我可以进来吗？

我会把他们领上阁楼，请他们住下来，因为我知道

没有房子的滋味。”［４］１１８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埃斯佩

朗莎谋求的不是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所有芒果街

困境中的人的救赎：“我离开，为的是回来。为了那

些留在我身后的人。为了那些走不出芒果街的

人。”［４］１５０而这也是希斯内罗丝对于整个民族的关

怀和思索。她本人凭借小说创作，成功地走出了曾

经桎梏她母辈的那条“芒果街”，实现了个人的理

想，拥有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也成功树立了墨

西哥裔美国女性的新形象，为千千万万的马琳和萨

莉提供了一条正确的出路。但是她并没有忘记自

己的族裔身份，她承诺为了那些“留在身后的人，和

那些走不出芒果街的人”再回来。而希斯内罗丝也

常以“奇卡纳女性主义者”自居，奇卡纳即美国墨西

哥裔女性。希斯内罗丝拒绝牺牲自己的族裔身份

来融入主流社会，而是努力地去宣扬自己的本族文

化。她也曾经说到，“我觉得我的族群，还有我的

性别给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有许许多多的不

公正等着我去关注。我可以帮助其他女性找到另

外的生活出路，让这样的变化成为现实”。［９］１８在这

里，她通过埃斯佩朗莎而建构的全新女性形象为自

己的信念做了最好的注脚。同时这个全新的女性

新形象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其个体身份的构建

也被赋予了深刻的社会使命感，即离开是为了回

来，为了更多还处于困境中的人们。

希斯内罗丝将自己的经历与思考寄予在生活

在芒果街的小女孩埃斯佩朗莎的身上，通过她的视

角来剖析女性的原有身份的束缚和不平等，并通过

她的精神领悟和探索构建了一个墨西哥裔美国女

性移民的新身份。而作为在主流文化中最活跃，在

经济上最早取得成功的墨西哥裔女作家，希斯内罗

丝也懂得饮水思源的道理。［９］１８她视本族裔同胞，尤

其是女性同胞命运的改变为己任，承担起了自己的

社会使命和责任。她曾说到：“我可以帮助其他女

性找到另外的生活出路，让这样的变化成为现实。

我能借助创作做到这些，真是太好了：我觉得自己

非常幸运。”［９］１８因此，希斯内罗丝本身就是一个典

型的新女性形象的代表。她通过自己的行动为墨

西哥裔女性移民构建了一个新的身份，同时还指引

着千千万万渴望从男权社会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并

实现自我价值的女性同胞走出去，拥有自己的“房

子”，成为自己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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